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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庭血压监测在高血压预防诊断、调整治疗策略和长期随访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从医护人员测量血压转换

为患者或家属进行测量，其测量结果的准确度下降。为明确家庭血压监测的实施现状，明晰家庭血压监测教育培

训状况，为相关干预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拟通过回顾现有文献的方法，详细阐述家庭血压监测的概念，梳理家

庭血压监测发展史，明确家庭血压监测的教育培训与实施现状；结果显示家庭血压监测概念虽尚未统一，但其操

作优势凸显，在指南中的地位逐渐提高，然而患者实施情况差，测量频率低，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方法遵守程

度不一，未来不仅要对医护人员及医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更重要的是对患者及家属的测量行为进行规范。 

关键词: 家庭血压监测; 血压测量; 综述 

DOI: 10.57237/j.nhres.2025.01.001 

Research Progress of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Chen Yuanyuan
1
, Zhagn Hailian

1, *
, Li Zhen

2
, Feng Wanqiu

1
, Wang Yu

1
, Sun Zihan

1
, Liu Weijun

3
 

1
Institute of Nursing,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2
School Health Department,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enter, Yingkou 115000, China 

3
Hand Microscopy and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diagnosis of hypertension, 

adjustment of treatment strategies and long-term follow-up, but the accuracy of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is 

reduced when it is transferred from medical staff to patients or family member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clarify the status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lated intervention research;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concept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s elaborated, the history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s sorted 

out, and the status quo of education,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s clarified. 

Conclusion: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has not been unified, its operational advantages 

are prominent, and its status in the guidelin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tients is poor, 

the measurement frequency is low, the measurement time is not fixed, and the degree of compliance with 

measurement methods is different. In the future,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train medical staff and medical students on 

relevant knowledge,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standardize the measurement behavior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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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血压已成为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沉重经济负担的慢性疾病，是本世纪极具挑战的全球

性公共卫生问题[1]。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21 年数据统计显示，全世界约有

12.8 亿 30-79 岁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其中大约 46%的患

者不知道自己患有这种疾病，42%的患者得到了诊断和

治疗，只有 21%的患者血压得到了控制。同样，2017

年的一项对来自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 170 万名成年人

的调查显示，中国 35 岁以上成年人群中患高血压的比

例将近一半（44.7%）[2]，高血压知晓率为 51.6%，治

疗率为 45.8%，控制率仅为 16.8%，与 2002 年全国营养

与健康调查相比，高血压知晓率（＋21.4%）与治疗率

（＋21.1%）均明显升高，控制率（＋10.7%）也有上升，

但总体处于不足 50%的较低水平[3]。如何进一步提升高

血压知晓率和治疗控制率是高血压防治工作中的重要

一环。测量血压是知晓血压情况、诊断高血压以及了解

血压控制情况的根本手段[4]，而家庭血压监测因其简便、

经济、可重复性强等特点更是可以发挥出重要作用[5]。 

2 家庭血压监测概念与内涵 

20 世纪 30 年代，Brown 在进行药物不良反应评估

时发现受检者的诊室血压高于家庭血压，即诊室测得

的血压不能够代表日常生活中的血压状况，家庭血压

的概念凸显，被学者定义为患者在家中自行测量获得

的血压值[6]。之后出现众多相近名词，如家庭自测血

压[7, 8]、家庭血压自测[9]、自我血压测量[10]、自我家

庭血压测量[11]、自测血压[7, 10]等均表示在家中获取

真实血压的含义，其中家庭血压监测使用最为广泛。

其内涵变化可归纳为培训条件、测量人员与测量环境

等三个方面。首先，培训条件方面，有学者提出：家

庭血压监测是指高血压患者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进行

血压测量的方法[12]。同时，有研究发现患者在回答关

于“血压测量方法的学习途径”问题中，仅有 18.99%的

人回答是经医护人员培训[13]，因此陈方蕾等[10]在进

行定义时去掉了“需在医务人员指导下”的前提条件，廖

海芬等[14]则将此前提扩大为“需经过相关人员培训”。

在测量人员方面：刘先凤等[7]提出“是患者在家庭中进

行的自我测量血压”，强调测量人员为患者本人。《中

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 年修订版）》[4]在定义中扩

大了测量人员的范围即“由被测者自我测量，也可由家

庭成员协助完成”进一步扩大了测量人员的范围，并被

众多学者认可[15]。最后，家庭血压监测的环境是在家

庭中，非医疗环境中这一点在学界较为统一。总之，

目前对于家庭血压监测的定义及相关属性仍没有统一

的说法。 

3 家庭血压监测发展简史 

1628 年生理学家 W·Harrey 创立了血液循环理论，

之后人们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血压测量技术，1905 年

苏联医生 Korotkoff 发现了柯氏音，奠定了柯氏音听诊

法血压测量技术，使其成为临床上血压测量事实上的金

标准，无创血压测量从此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接受和

应用，诊室血压也开始了其在血压测量领域一百多年的

统治地位[11]。之后，Ayman 等学者研究发现高血压患

者的家庭血压与诊室血压有差别，家庭血压可避免急性

或持续加压的应激反应所致的高血压，但原因未明[16]；

之后欧美学者使用动态血压开始探究引起这种差别的

原因[17]；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JAMES [17]等人通过

动脉内连续测压，发现受检者诊室血压测量值高于家庭

血压和动态血压监测值，即白大衣效应，说明诊室血压

与患者真实的血压有差别。测量值不能够反映患者平时

血压的真实水平，家庭血压越来越受到重视。随后的多

个相关研究[18]证实在医务人员的协助下，进行家庭血

压监测能显著降低患者血压水平，因此迎来了诊室外血

压测量的新时代。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众多的长队列与

大样本的横断面研究的证据[19]，使家庭血压监测的优

势与在指南中的地位逐步确立。其优势除基础的提供医

疗环境以外的血压值[20]、促进高血压的控制率，到在

预测心血管风险上优于诊室血压和与高血压全因死亡

率强相关[21]。在指南中的位置，也从作为诊室血压的

补充、到诊断与监测的重要手段，加拿大的高血压指南

更是将家庭血压的监测值作为高血压诊断的首选方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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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血压监测教育培训不足 

不同地区约 53%-86%高血压患者家中拥有血压计

并曾进行过家庭血压测量[23-26]，有研究团队在 2016

年与 2017 年分别对同一社区人群进行家庭血压调查时

发现，该社区的家庭血压测量率由 46.37%上升至

65.71%，说明中国在家庭中进行血压监测的人数较多，

并可能会持续增长。首先，张向辉等[27]报道称，41.0%

的家庭用户不清楚自己使用的电子血压计是否准确，

40.0%家庭用户根据“与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血

压计对比”的方式来判断电子血压计的准确性。但是超

过 60%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也是根据“与其他电子血压

计对比”的方式来判断电子血压计的准确性，仅有 13%

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是通过“血压计定期校验”进行判

断。提示绝大多数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不了解国际指南

推荐的电子血压计临床准确性验证方法。其次，彭美

娣等[23]的研究发现，只有 27.1%的高血压患者认为家

庭血压监测在诊断高血压、制定治疗方案和监测控制

效果等方面很有价值。12.3%的患者正确的选择了

130/80mmHg 为家庭血压的高血压诊断标准，86.9%却

错误地选择了 140/90 或 135/85mmHg。表明高血压患

者对家庭血压监测的临床意义与实践知识的知晓率极

低。波兰的一项调查高血压患者关于家庭血压正确测

量方法的来源方面的研究中发现[28]，36%的患者参考

了血压计的用户手册，29%的患者得到了医生的指导，

22%的患者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帮助。说明医疗保健系

统没有给患者提供相应的培训与参考资料。而对于医

护人员的表现，在一项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

护士对以标准化方式进行血压测量的知识基础同样不

足，未能防止引入误差[29, 30]。同样，Coleman 等[31]

评估了西班牙医学和护理专业学生对血压测量程序的

了解情况，虽然护理专业学生的知识水平高于医学专

业学生，但仅有 51.8%的学生知道如何正确测量血压

[32]。因此 Thomsen 等[33]的研究显示 16.7%的患者因

测量误差被错误的分配治疗方案，他们实际测量的平

均血压为 143/90mmHg，而标准化测量的平均血压为

133/87mmHg，且高血压病史较长的患者因为养成了不

良的习惯在测量中更容易出现错误。由此可以发现，

日常进行家庭血压监测的人数较多，存在持续增长的

可能，但无论医务人员还是患者均存在血压计校准、

测量知识不足与技术方面的困难，由此造成的后果不

可估计。 

5 家庭血压监测实施状况不规范 

在一般人群中实施家庭血压监测可提高高血压

的知晓率和治疗率，通过辨别“白大衣性高血压”，发

现“隐蔽性高血压”可进一步增强高血压诊断的准确性，

治疗过程中，有利于及时进行药物调整，加强治疗的

安全性和依从性，便于长期随访[34]，因此，家庭血

压监测可贯穿于血压管理的各个阶段。同时，因其可

重复率高，可及性强、费用低等优势，已逐渐在人群

中普及，但具体实施现状却并不乐观。首先测量频率

较低，龚鹏宇等[24]对 207 名南通市参加体检的高血

压患者调查发现，每周坚持测血压 1 次或以上者占

27.1%。王勇等[35]对成都市 390 例高血压患者的调查

中，每周坚持测血压 1 次或以上者占 36.9%。董晶等

[36]对北京市 18-79 岁的血压升高人群进行调查时发

现，最后一次测量血压的时间分别为：1 个月内测量

过血压的人群构成比最高为 23.7%，其次是 7 天测量

过血压为 21.9%，有 19.7%的调查对象从未测量过或

记不清测过血压。但是，一项涉及 2714 名高血压患

者，18 项随机对照实验的 meta 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

[37]结构化的家庭血压监测（每天早晚测量），有助

于更好的控制血压，且其可重复性与诊断准确性随着

监测天数的增加而增加。另一项针对 567 名执行 7 天

家庭血压监测方案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需要连续 4-5

天的家庭血压测量才可以准确诊断高血压[38]，单个

或者随机读数对于诊断高血压是没有帮助的[22]。这

表明大多数家庭所实施的偶测血压可能对患者的健

康并没有起到实际意义。此外，测量时间不固定。一

项研究显示：只有 38.5%的患者，每日早（起床后）、

晚（上床睡觉前）测量血压，64.2%高血压患者在感

觉不舒服时才测量血压[39]。另一项研究报道 56%的

患者无固定时间测量，23%的患者只早上测量血压，

10%的患者睡前测量血压，13.3%的患者晨起＋睡前测

量血压[40]。虽然这些调查中没有区分血压控制良好

与控制不良者，但与指南中：血压控制良好的患者每

周监测一天，控制不良与初诊者就诊前监测 5-7 天的

建议差距颇大。在测量方法方面也呈现各个事项的遵

守程度不一，84%的人在测量血压前会安静休息 5min，

68.99%的患者在测量时保持安静，不移动；32.12%的

患者能做到定体位、部位和血压计，有 26%的人会在

测量前排空膀胱[41]，仅有 20.16%的患者会详细记录

每一次的血压值[13]，16.7%的患者会提供自己的记录。

由此可以发现，与现有指南相比，患者存在测量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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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方法不准确的情况，可能

是对家庭血压监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家庭血压

监测结果的实用性较差。 

6 结论与展望 

总之，随着高血压诊治理念的创新与发展，电

子血压计进入到千家万户，家庭血压监测的独特优

势在日常血压管理中的作用凸显，受到了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其概念上，侧重于家庭的测量环境，

在测量人员是否需要正规的教育培训上还存在争议。

可能因为家庭血压监测教育培训的缺失，患者的测

量频率低，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方法不规范，导

致测量结果可用性低的状况。未来，可加强对医护

人员与医学生进行家庭血压监测的教育培训，提高

患者家庭血压监测行为的规范性，进一步推动测量

结果的可用性，促进高血压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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